
如沐「春風」 

在教學的二十七個年頭，嘗盡了人生的百味，既有甜、酸，最多的當然是苦、

辣。人說老師這職業是「誤人子弟」，我說老師是要和學生「稱兄道弟」，如把學生

視為敵人，那才會去「誤」他，但如你能視他如「手足」，你又怎會忍心傷害他？你

只會善待他，成就他。 

我想沒人會否認第三組別的學生，一定是「問題」學生，他們不是在學業上有

問題，就是在成長上出現問題，我正正就是每天都要面對這些「問題」學生。成長上

的問題屢見不鮮，誤交損友、欺凌侮辱、挑戰規矩、沉迷戀愛、與家人關係惡劣等

等，沒有經歷過這些，他們也稱不上是「問題」學生。還記得初執教鞭的第二年，當

時中二級有一位男生，外型高大健碩，一看便知他比較年長。平日同學如同他的下

屬，都聽令於他，他身旁總有兩、三位同學伴隨，連上洗手間也一起。大家都知道這

位男生是同學間的首領，他不愛生事，總是沉默不語，一副沒人明白他的模樣。記得

當年我是他的班主任，平日上課，他總愛偷偷地睡覺，我看見就會主動輕拍他的檯提

醒他。還記得那天，一如平日，上中文課時，大家同學都在吵吵鬧鬧，一邊聽課，一

邊聊天，而他又在偷偷地睡著了。正當我想上前輕拍他的檯時，他突然怒吼了一聲，

「收聲未啊 ?咁嘈點瞓啊 ?」整個課室都鴉雀無聲，而我則被他那突如其來的咆哮所

觸怒了，我放下麥克風，走到他的面前，指著他怒罵。但他並沒有因我的憤怒而收

斂，他以更響亮的聲調高聲跟我對罵。那一刻，他像失了控的汽車，說話夾雜粗言穢

語直衝向我，其他同學靜觀這好戲碼。「現在大家都在生氣，班長先帶他到訓導處，

我待會再處理。」「為甚麼要我走？你教你的書，別管我就好了！」「那請班長到訓

導處找老師來幫忙吧！」「找甚麼訓導老師，你教你的書就好了！」我用眼神示意班

長前去。最後在訓導老師協助，把他帶走，當下課室又回復了往常的熱鬧，同學若無

其事的繼續上課，但我當下的心就像掛上了一千斤的鉛，沉重得像要墮入無間地獄。

下課了，我全身虛脫似的步行回教員室，經過訓導處時，我實在沒有力氣再與他爭

辯，只好繼續上課，等待放學後再處理。 

放學了，同學們興高采烈的離開，我獨自步入訓導處，映入眼簾的是一個伏在

桌上深睡的他，「他為何在這兒睡覺？」心裡暗想。訓導主任應聲走來說道：「已通

知他的父母來學校見面，他聽後就一直在睡覺。」晚上六時半，他的爸爸來到學校，

一看便知是一位「嚴父」。大家沒說上幾句，他爸已很生氣，暴躁地想動手，而他就

像是一頭受了傷的野獸，不動聲息的低著頭，坐在他爸身旁。未幾，他媽也來了，

「慈母」的光環清晰易見。在這次的會面中，訓導主任把他的行為及對他的處罰向他

的父母交代得清清楚楚，可我的心仍未能夠釋懷，在整個的會面中，他並未有給我一

句話，甚或一個眼神，我知道我們心中的刺仍在，仍在中牢牢紮緊。 

一連三天，他都沒有上課，同學們對他的缺課似沒有甚麼異樣，其他老師也沒

有問起他，他就像一個可有可無的學生。第四天，他仍是沒有上學，我問同學，同學

說：「他退學了，不再回來了！」「別管他啦！」「他唔死都無用啦！得罪 miss！」



平日稱兄道弟的人，口中竟說出這些話。他們好像在奉承我，但這刻我並不是味兒，

只是覺得不可以就讓這根刺一生紮在我的心中。放學後我主動致電到他家中，那邊鈴

聲響了很久沒才有人接應，接電話的正是他，我問他為甚麼不上學，他只回應會退

學，叫我不要管，我想再問，他已掛了。我再致電，他的回應跟之前一樣，我只好用

老師的口吻跟他說:「你要退學，都要弄好手續，不可以說退便退。」然後我約他在

學校附近的餐廳見面，他一口答應了。 

見面時他穿上了便服，跟平時在學校的模樣截然不同，看上去像一個已出外工

作的青年。可能已經事隔多日，大家都把那天爭執的事忘卻了，我先開口問他退學的

事，他亦坦然告訴我，他是由國內移居香港的，今年已十九歲，因國內的教育跟香港

不同，所以到香港後只可唸中二。但他家境不好，家鄉有老有少，他不想再讀書，想

出外工作幫補家計，加上他對讀書沒有興趣，所以決定退學。我問他為何要來香港，

他說希望能改善生活，幫補家計。於是我跟他分析了現在出外工作和畢業後工作待遇

的差別，希望他能重新考慮。但他仍決定要退學，當時我的心很難過，是我令他不想

再繼續讀書的嗎?為何我要那麼衝動跟他爭執？我正在後悔之際，他竟然跟我說:「Ｍ

iss Chan，唔關你事，係我自己唔想讀落去!其實只有你在上課時會把我叫醒，其他

老師只扮作看不見!只有你要我上課不睡覺，想我學習；只有你逼我交功課，想我跟

得上學習；只有你在測驗前會捉著我溫書，我知你對我好，那天我發脾氣，是因為我

決定要退學，心裡覺得對不起你。」「為何你會知我心裡所想的......為何你會這麼

明白我?」我心中暗忖。 

他真的退學了，半年後的一天，我收到他的電話，他告訴我現在他在黃大仙街

市的一個海鮮攤檔工作，每天大早就要起床，工作雖然辛苦，但他很開心，因老闆待

他很好，教會他很多，他還叫我去街市找他，他會送我新鮮的竹節蝦。事後讓我明白

到，原來當老師不應只「言傳」，「身教」也很重要，老師平日的一言一行，同學看

在眼裡，記在心上，別以為他們不知道你待他們好，他們只是不說，但他們的心是雪

亮的。從事件中，我也明白到自己有不足的地方，於是我報讀了輔導的課程，希望可

以完善自己，幫助更多的學生，可能不是每個學生都是文憑試狀元，但至少他們能找

到自己正確的人生方向，積極做人，貢獻社會，那怕只是一個小小的魚販，也能為社

會發熱發光。 


